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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访碑问古还是旅游噱头
——书法游学现象观察

本报记者 闫敏

书坛传真

“翰墨薪传·全国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项目获评
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

本报讯 4 月 20 日，中国文联党

组书记、副主席李屹，中国文联党组

成员、副主席李前光在中国文艺家之

家会见了由中国文联推荐并荣获全

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

典型的代表。由中国书协等单位共

同组织实施的“翰墨薪传·全国中小

学书法教师培训”项目，获评全国学

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4 月 3 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在

北京召开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推

进会，公布了“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服

务项目、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最美志愿服

务社区”先进典型名单。在此次学雷锋

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推荐活动

中，由中国文联推荐的“翰墨薪传·全国

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获得“最佳志愿

服务项目”，是全国文联系统和文艺

界唯一获此殊荣的项目。 （闫敏）

朱以撒

默慈

文化和旅游是这个春天人们热议

的话题，“诗”与“远方”或者说文艺与远

方都能给人以无限启迪。古人云：“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春暖花开，也正是

一年中的游学季，各类高校书法学科及

社会书法团体以游学的名义，踏青寻

古，渐成常态。和画家的写生游历不

同，对于习书者特别是书法专业创作者

而言，游学游的是什么？在今天有无实

质性必要？确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游学访碑由来已久

关于访碑游学的故事，唐代书家欧

阳询是最“出名”的一位——据载，“欧

阳询尝行，见古碑，晋索靖所书。驻马

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反，下马伫

立，及疲，乃布裘坐观，因宿其旁，三日

方去。”除了欧阳询，早在魏晋传为卫夫

人的《笔阵图》中也有类似记载：“蔡尚

书邕，入鸿都观碣，十旬不返，嗟其出

群。”此外，还有王羲之去北方观碑云

云。

相对于历史典故而言，近现代对这

种游学观碑的记载相对确凿。“清代及

民国时期，学者极其重视对碑石摩崖墓

志的实地考察，如清代孙星衍写过《寰

宇访碑记》，赵之谦又有《补寰宇访碑

录》，于右任、康有为更是研究留恋于碑

版间。从民国至当代，中间经历了传统

文化的沉潜期。早年间西北大学杨春

林教授就倡导访碑游学，寻求真实碑刻

摩崖与课题临习拓片的区别及碑文墓

志的历史及现状。而近几年更是兴起

访碑游学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倪文

东回顾说。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博士方建勋

谈道：“中国书法审美的核心追求，是天

趣与自然，二者是内在生命切实的体

验。要感悟并践行之，只顾着埋头书斋

远远不够，游学尤为必要，它也是中国

历史上文人士子的学习传统。”

画家写生创作去田野山川早已“见

怪不怪”，每年的黄山、湘西、九寨、西

藏……都有大批画家去写生采风。可

是，书法去访碑游学，考察什么呢？“我

们去西安碑林看到《集王圣教序》碑刻，

恍然发现，原来每个字只如枣核那么

大，可是我们在曾经的学习过程中，会

被一些印拓的碑帖指导着放大写，当然

放大写有放大写训练的用处，但看到原

碑之后的临帖感受已然完全不同。再

比如《颜家庙碑》是四面刻石且保存完

好，立体的观碑体验和平面剪裱装帧的

碑帖区别也很大。再像《九成宫醴泉

铭》本是常识性书法名帖，如果想当然

会认为该文物在西安碑林，而实际原碑

在陕西麟游县九成宫——西安碑林陈

列的反而是复制品，且是横着翻刻的。

再如，观药王山造像，书法课临摹的造

像文字刻在什么位置、古代碑刻的形

制，也是书法学科的背景知识，都对书

法史和书法理论的研究起到形象补充

作用。”倪文东举例说。

问碑览胜何处去

西北师范大学书法研究院副院长

李逸峰在介绍该校师生游学访碑的路

线时说：“西北师大书法专业每年四月

初常常选择两条路线：北线走山东—河

南—陕西，主要经过泰安、曲阜、洛阳、西

安、宝鸡等历史文化名城。登泰山，游三

孔，参观龙门石窟，考察西安碑林。南线

走南京、苏州、杭州、绍兴、上海、西安、宝

鸡，游历江南。同时，很多高校也愿意来

西北，到敦煌重走丝绸之路。”

由此，访碑游学似乎有这样一条必

经之路，除了西安碑林、山东曲阜和陕

西汉中药王山，还可以去甘肃天水观

“西狭”“石门”，去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看

青铜、去陕西看“李思训”、去洛阳龙门

石窟看造像刻石、去安阳的文字博物馆

看甲骨文、去河南博物院看“袁安”“袁

厂”、去新安县铁门镇观唐代墓志；再到

山东泰山读《纪泰山铭》、岱庙的学“张

迁”、去曲阜寻“史晨”“礼器”“张猛龙”，

还有邹城的摩崖石刻……

当然，问碑览胜也并无标准路线，

方建勋说：“如果从书法学科的课程安

排角度来说，书法游学的重点可以放

在历史重要作品所产生之地。但广义

上的书法游学，自然物象与人文景观

均可游，在游中既有知识层面的收获，

更 对 人 文 历 史 与 天 地 自 然 的 涵 养 于

胸，个人的生命得到充实，这是从‘根’

上滋养书法的笔墨。在我看来，未必

有必经之地，与书法关联近一点的，远

一点的，均可。”

走马观花难有收获

古代交通不发达，导致古人对交游

的郑重性极端看重，不像今天坐地日行

数千里，且网络搜索、直播等信息量铺

天盖地。游学如果前期功课准备不足，

也只能走马观花，难有收获。所以，“书

法游学应该是真才实学之旅，缺乏这个

前提，任何巧立名目的书法游学都不可

能名副其实。慢生活，慢节奏的古代观

察事物的细腻程度是今人无法想象的，

况且古人幸运在经常能够自己锥拓所

访之碑石摩崖，‘抚碑涕泗’，今天的野

外碑石摩崖，稍有点名气价值的都被保

护起来了，轮不到书法游学之子‘贴身’

琢磨，也极少听说哪个书法游学者会徘

徊 终 日 对 着 一 块 碑 石 的 一 个 局 部 着

迷。”《美术报》记者蔡树农说。

那么，如何甄选与辨别碑崖石刻之

可学与否？刚刚从北京宣武门法源寺

访碑回来的《中国书法》编辑胡鹏在他

的访碑随想中这样写道：“访碑对书法

艺术而言，自然有优劣之分。但是对于

个人而言，并非侧重于优劣，更多的是

在于取舍，这和个人的认识以及审美观

念有关系。法源寺中碑刻，优劣各异，

唐碑较近人之字古朴，近人之字亦不乏

精思巧妙者。书法学习到一定的程度，

除了手上功夫的练习以外，更多的是去

思考与探讨，不是去分别某家与某家、

某碑与某碑的水平高低问题，而是如何

从中发掘为我所用者，或者是能否为我

所用。”

有人访碑注重搜罗学习，取法众

长，有人则只在把自我放逐与碑崖古

刹，寻一份“游好之心”。常常流连于山

川的书家樊友华更注重游学胜记而凝

结于心的金石气息与山川气魄，他说：

“古人访碑，其意在研究金石，得新材

料，以神阙经史，荒村野落，披斩蓁莽，

往往得千载以上之弃石，至于篆隶书

法，不过抄写碑文之余，偶然留心。有

好书者，癖之数十年，如邓顽白专学碑

版篆隶，遂开有清二百年新风，继踵者

代不乏人。今之访碑者，多访名碑，其

意在学书，学书之法，首重墨迹，其次碑

石，其次佳拓，若亲抚原石，想见挥运，

自能有得，碑铭制度，亦皆瞭然。近年

新见汉刻，皆考古家所得，考古家意在

文字，书家专心书艺，清人则兼之，故其

篆隶能得金石气。金石气者，文主其

心，非徒摹学石刻斑驳也。”

“我清明节往法源寺访碑，全然以

游好之心而往，寻访古寺、古碑并非是

为了去考证什么，而是喜欢古寺的环

境，古碑上文字，总会多看一眼，漫无目

的但很享受。这种形式是对古老文化

的一种直观体会，应该说和欣赏古籍有

相似性，会去感受刻画的感觉，也包括

刻画的凌厉、婉转与石头的剥蚀等。对

于访碑游学出于何种认识和目的，全在

自己。”胡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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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是书法人心中圣地。三月

初三，不到现场的书法人也会以自己

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敬慕修稧之情。

而到兰亭的获奖书家，似乎因为能

cosplay一把 1600多年的“曲水流觞”，

而更有某种认可意义。

4 月 18 日，农历戊戌上巳节，第

三十四届兰亭书法节暨第六届中国

书法兰亭奖颁奖活动、第六届中国

书法兰亭奖作品展在绍兴兰亭书法

博物馆举行，《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

奖作品集》也同步发行。兰亭书法

节，即使是没有中国书法兰亭奖颁奖

典礼，也会年年举办。而每年对绍兴

兰亭的那场欢醉，都有各种不同的声

音。比如，有人觉得穿上仿古服装，

有着附庸风雅的俚俗之意。去现场

若被“伺候”着穿上古代的衣服“列坐

其次”，更像是一种荣誉象征，因为那

是策划者带给获奖书家的专利。但

与此同时，是否也有一定数量的书家

并不想被打扮成“大肚便便的王员

外”或者“地主家的傻儿子”？又或许

是被活动仪式所捆绑，人在江湖身

不由己？都未可知。

当然，对前代文人雅士服饰的

追慕自古也是一种情结：像宋徽宗

赵佶在《听琴图》中穿着打扮成素衣

雅士；北宋“宋四家”之一的米芾也是

位喜欢穿唐朝服饰“疯疯癫癫”的主

儿；清代八大常常给自己裹件明代斜

襟的朱袍；“盖印皇帝”乾隆也效仿名

士穿着让画师画了很多画像……再

比如当下的汉服热、唐装风，春游季

三五成群也是吸睛。古人当时穿上

不 合 时 流 衣 冠 的 样 子 我 们 已 不 可

知，只不过，过去的事，常常隔着时

间的美颜作用而被粉饰，但有一句

也是真理：原本美的，如何怎么打扮

也是美矣。

其实，对于任何有书法情结的人

而言，似乎都幻想过穿越时光，成为当

年王羲之请来的那 42人当中的一位，

或者说是作诗写辞最风流的那一个。

只不过，穿上古代衣服，剪着寸头或者

秃顶，或者戴着眼镜，似乎反而不伦不

类，也被不少人吐槽风雅有伤……

另外，我们不禁反问任何一种

纪念活动的举办是祭古还是记今？

但无论是哪一个，都在暴露人类担

忧被遗忘的本性——特别是对场面

上的人而言更是如此，所以要用更

多的形式来折腾、来露脸、来亮相。

当然，即使是我们追慕的王羲之也

不 例 外 —— 故 事 要 追 溯 到 1666 年

前，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在做兰亭

雅集的时候，内心与当时的大富豪

石崇的那场暗自模仿：

话说，公元 296 年（西晋元康六

年），西晋被巨富掩盖住大文豪身份

的石崇在自己的豪华别墅洛阳金谷

园举行盛宴，邀集当朝的达官政要、

名人雅士 30 人。他们以文酒之会，

吟诗作赋，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文人

聚会“金谷宴集”。30 位名士留下了

一本诗集，名曰《金谷诗》，大家一致

推荐主人石崇为诗集作序，就这样，

石崇留下轰动一时的《金谷诗序》。

而 58 年后的王羲之来了一场对

石崇金谷游宴的拷贝，在雅集办完后

他得知人们把《兰亭集序》和《金谷诗

序》并列，认为他和石崇相当的时候，

内心很是高兴。（《世说新语·企羡》：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

诗序》，又以已故石崇，甚有欣色。”）

如 今 更 甚 者 ，我 们 用 上 香 、开

笔、还原曲水流觞来祭拜王羲之，右

军将军当更是有欣色吧。但是，我

们反过来也会想：为什么我们并不

把石崇金谷游宴的豪奢挂在明面儿

上来推崇？是这种豪奢与场面缺少

了文雅人聚会的情致，还是怕石崇

的多金土豪挑战了雅集的风雅？这

也正是为什么“‘金谷’名在先，‘兰

亭’声于后”的答案吗？

当然，喧嚣是场面事最不可缺少

的元素，热闹才显得不冷清，就像很

多婚礼滋生出来的雇佣伴娘、伴郎、

群演明码标价的生意，这些人谁是真

正的祝福，抑或本就是利益关系，场

面尴不尴尬，则是心知肚明的事。所

以，古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我们应

当思考雅集最本质的意义——至少

不在于露脸，不在于豪奢与场面、不

在于热闹。雅集若少了“雅”，才就不

是雅集了吧？就像当年的园林，总要

有文化的核心，才把白花花的银子转

变成清雅而不土俗的文化遗产。

其实，在追慕与举办艺事这件

事情上，也没有谁非要厚古薄今，而

能提及的遗憾，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似乎也是在期待更好的雅集，更好的

怀念，更好的朝拜自己心中的那个王

羲之，更好的期待中国书法的未来和

更好的自己。因为，谁都清楚：有一

份天真就有一份灵性，添一份世故就

添一份狡猾——狡猾也有用，但跟

艺术没关系。

每年绍兴山阴这场喧闹的“曲

水流觞”之后，在弯曲的小溪流边背

景墙上文征明的那幅只画了 11 个人

的《兰亭修禊图》，是否在静静地回

味 1600 多年前的那场不喧嚣但同样

美好的清醉……

艺苑卮言

雅集不必附庸风雅

陈寅恪曾经和女儿讲过一件旧事：

1896年春天，他和四个小孩在湖南长沙

巡抚署后的花园里照相，他站在最右

边，正好在一株桃树旁，为了日后好辨

识，在拍照时，他伸手握住了一枝桃花，

作为标记。

这一年，陈寅恪六岁。

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动作，握住一

枝桃花。看起来简单不过，但这个动

作背后有这样的心思，就显得不这么

简单了。

只要有一点点差异，就可以和别人

区别开来——在日常生活上，即便是双

胞胎、三胞胎也如此，起始非常相似，为

了表现出公平，父母总是给几个孩子买

同一色调的衣裳，理同一款式的发型，

使人难辨伯仲。及至长大，各自往自己

的方向走，情性渐不同，脾气见急缓，动

作有大小——不同之处越发明显了，此

时再也不会把他们混淆，除非眼神不济

者。人如此，于艺术上的追求亦如此，

向往与人不同，以此为目标，扶微搜妙，

不俯首绳束。春鸟秋虫自作声，鸟虫如

此，何况人乎。

书法几千年发展，个性书家辈出，

许多风格都已具备。历代的个性书家，

各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可谓云兴

霞蔚异彩纷呈，所谓苏体、赵体，就是以

个人特色有别于其他，无可替代。这也

使后人建立自己的风格有夹岸高山的

逼迫，难度生矣。倘若以一种全新的面

目出现，那更是难上加难。但是每个时

代还是有脱颖者，非颠覆性的，而是在

某个方面有所异。或在用笔、结体、章

法上，或在气息、神采、风骨上，这些方

面的差别，哪怕是一点点，也是一个人

笔下的创造，是个人的宝贵财富，欣赏

者可以通过作品看到他内心的努力。

宋人陈善谈到王安石、苏东坡、程颐为

文的差别，“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

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立门户，不相蹈

袭”，可见各取一个方向，各行其是。譬

如张瑞图在用笔上最与人异，笔笔侧锋

以显示笔调之奇峭突兀；王铎在墨法上

肆其充沛，滋润晕化；黄道周则在章法

上欹侧斜行，如危石重叠。每一个人都

会有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对空间的感觉

不同，对于运用点线来划分空间的疏

密、松紧也会有诸多差异。只是这些

感觉如果过于细小，个人特色还是显

示不出来。每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

大者取大，小者取小，有的存在，有的

则消失了。

从艺者思与他人异，大者思成佛作

祖宗师一代，小者思小有变数自成一

体。有的早慧，有的晚成，更多的是兀

兀穷年，每日张古人碑帖睇视摹写，时

日过往笔下也若八面观音色相俱足，就

是少个人意气。每个人都在把笔不辍，

但终了是不可期待的。湖海半生成空

论，这种失望也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

老去情怀期有所得却每每变数。通常

认为一个人有较长的生命历程陶淬，就

会更为从容，倘年寿短暂，他笔下的磨

炼也必然要打折扣。譬如王宠，如有文

徵明之长寿，笔下功夫就会多些凝重老

道，不会是眼前之品质之滋味。这也说

明个人心思再大，在生命里程中也是有

所局限的——时空的限制、个人才华的

限制、视野的限制，同时还有一些隐显

未定的因素，或给予推进，或给予阻遇，

都未可知。作为古文人，书写为寻常

事，自然而然，尽其功夫，不因雕虫小技

而懈怠经营。今人书写多在意于目的，

用力用意，书以竞胜，便更多有意为

之。时代使然，古今过程多有差异，但

结局都是一样的，少数人的笔迹有了辨

识度，多数人则每每相似。

现在要从照片中解读陈寅恪身边

的兄弟是何人，还是要费点力查查史

料。如果不是有心人，谁也没这个闲工

夫。人的艺术生活多半是如此——一

个时代，几个人有个性之盛名，余下默

默无闻，即便后世有人提及也大多茫

然。艺术的规律就是如此——很少数

的人留在史册上，更多的人如一枚落

叶，一缕飞絮，消失得无影无踪，时日过

往，再找不到他了。但是寂寂无名的过

程中，于笔墨畦径间感受大美好，获得

大自在，不惊宠辱，一以贯之，也算得上

岁月静好了。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一枝桃花 以撒信手

“轻与重：肖文飞书法作品展”中国美术馆举办
本报讯 （记者丛楠） 由中国艺

术研究院主办的“文化传承·丹青力

量——中国艺术研究院中青年艺术

家系列展——轻与重：肖文飞作品

展”于 4月 25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展。

此次展览共展出肖文飞近 30 件

作品，大到丈二巨幅，小到平尺小品，

涉及篆隶草行楷各种书体。肖文飞

从“理”出发，碑帖融合，用笔不拘小

节，爽利磊落，结体大开大合。

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

院学术部主任，肖文飞在注重创作

实践的同时，也注重书法的学术研

究。曾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

法院院刊《东方艺术·书法》的编辑

出版工作 40 余期，多次主持组织策

划书法学术论坛，编辑出版《简帛书

法研究》《晋唐楷书研究》《秦汉篆隶

研究》等丛书。据悉，展览将持续到

5 月 6 日。

兰亭雅集——曲水流觞现场


